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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庆祝于敏院士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于敏是我的博士导师，能成为

于敏老师的学生是我此生中最为骄

傲和荣耀的事情。在北京应用物理

与计算数学研究所，许多 20 世纪

60 年代就与于敏老师一起工作的

老同志都自称是于老师的学生。他

们常和我说，于敏是世界上最好的

导师。我读博士这几年，让我对这

话有了非常深刻的体会。于敏老师

对于我真可谓恩重如山。于敏老师

为指导我完成博士论文工作，付出

了巨大的心血；对我博士毕业之后

每一个具有创新特色的科研工作都

提供了重要的帮助和坚定的支持；

当我在德国病危时刻果断地做出了

让我立刻回国治疗的正确决定。耳

濡目染于敏老师那挚爱祖国的情怀

和坚持科学的精神、深刻感受于敏

老师那些被周围老同志们广为传颂

的传奇般的科研方法，这对我之后

的科研生涯产生了极为重要影响。

关于于敏老师，可以写的有很多。

这里，应《现代物理知识》编辑部

之约，我从学生的角度，通过一些

具体事例来谈谈于敏老师培养学生

的特点和他的治学特色。

刚开始和于敏老师学习时，

我对 X 光激光一窍不通，于敏老

师就由浅入深、从最基本的概念讲

起。他讲述的物理图像是那么清晰，

复杂的数学公式一经他指点就成了

一幅幅生动有

趣的过程图像。

于敏老师当时

虽然已经 65岁，

但他敏捷的思

维、严密的逻

辑和快速的数

学计算能力常

常令我惊叹不

已，我深刻地

领略到了大师

神奇的物理初

估能力。和于

敏老师讨论工作，对我来讲除了学

到知识，更是一次巨大的精神享受，

我总感觉自己被带进了奇妙的物理

圣殿。不过，每次讨论结束时，望

着于老师满脸的倦容，我心中既

满怀感激又非常难受。

尽管于敏老师常常出差、开

会，身体又很不好，但是在我攻读

博士的这三年里，只要他在北京，

几乎每个星期都至少要安排一次讨

论，而且一般都是从早上九点一直

到下午两点多。每次讨论，于敏老

师都仔细地分析我的计算结果，一

个一个数据地查看，一个一个物理

量地研究。在讨论结束之后，于敏

老师还常常要把一些计算打印纸带

回家去继续分析。这些纸带很多很

重，有时重达十多斤甚至二十多斤，

我的副导师张毓泉常常用自行车帮

着他送回家。于敏老师总是把他在

家分析的结果详详细细地写在好几

张纸上，并在下一次讨论的时候讲

解给我们听。

于敏老师对我的要求非常严

格。常常是头天刚刚讨论完，第二

天甚至是当天晚上就会打电话询问

结果。为了能按于敏老师的要求尽

快计算出结果并给出物理分析，我

那时经常裹件军大衣睡在机房里。

在科研的道路上，于敏老师绝不允

许我有丝毫的畏缩。记得在用逃逸

概率方法处理柱对称等离子体中共

振线的输运时，计算公式含四重复

杂的积分，而共振线有成百上千条，

计算量非常大，十分耗费机时。于

敏老师认为可以用一个近似表达式

我的导师于敏
蓝　可

（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    100094）

图 1　1992年9月，于敏(左二)、副导师张毓泉(右一)与他
们刚招进的博士生蓝可(右二)和硕士生吴建周(左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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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处理。当我通过好些天的工作仍

找不到方向、准备放弃的时候，他

却坚定地说：“必须要有近似表达

式，你一定要给出一个。”一点也

不给我退路。最后，经过好多天仔

仔细细的分析，我从各物理参数的

物理意义出发，在研究清楚它们相

互之间的物理关系的基础上终于得

到了一个计算非常简单、相对误差

又很小的近似表达式后，于敏老师

这才“放行”，让我进入下一步的

研究。

于敏老师身体力行来培养我

对待工作的严谨态度。为了保证我

编制的模拟激光打靶产生 X 光激

光的程序正确无误，在程序刚刚编

制好之后，于敏老师要求我把每一

行的计算结果都打印出来，然后他

用了整整两个星期的时间，每天上

午或下午到办公室去用计算器把一

个个的物理量计算出来并与我一一

核对。在考查程序的同时，他还会

给我和张毓泉老师讲解每个物理量

的物理含义，使得这些枯燥的公式

立刻鲜活起来。他有时还根据物理

过程对某些常用的、但过于繁琐的

计算方法进行大幅度的修改，然后

让我回去重新编程进行计算。之后

的模拟结果表明，他的这种改进是

完全正确的，简化之后所得计算结

果与用繁琐方法给出的完全一致。

于敏老师这种从物理出发、勇于和

善于创新的科研方法当时使我受到

了强烈的震撼，对我之后的科研产

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在程序的考

查过程中，于敏老师惊人的记忆力、

高超的物理粗估能力和利用物理与

数学知识快速巧妙地解决科研问题

的能力常常令我叹为观止。于敏老

师常常在黑板上或纸上随手就写出

了重要物理量的计算公式，有的计

算公式非常复杂。往往他把公式一

写完，就开始把各个已知的物理量

带进去进行粗估。我则在旁边赶紧

用计算器进行计算。每次都是他已

经算完了，我还在小心翼翼地往计

算器里敲数据，生怕敲错了还得重

来。等我算完后，抬头一看，我的

计算结果总和于老师的粗估结果

八九不离十。记得有一次我用计算

器算出来的是 0.12，而他粗估的结

果是 0.1。在求解离子能级速率方

程组时，需要求解能级间速率跃迁

矩阵的逆矩阵；于敏老师根据能级

之间的跃迁关系和跃迁速率，利用

计算器就能算出几十阶逆矩阵的各

个系数，并与我的数值模拟结果进

行比较，以判断我的程序是否正确。

于敏老师虽为理论物理学家，但他

对程序的编制并不陌生，他甚至教

我一些程序编制的方法和窍门，这

使我在后来的程序编制工作中受益

匪浅。

于敏老师常常教诲我要“广博

学识、坚实基础、活跃思想、勇于

创新”。他很重视对我文献阅读能

力的培养，传授给我阅读文献资料

的经验，并亲自带领我们对重要文

献进行精读。关于“勇于创新”，

于敏老师特别强调其中的“勇”字，

即在创新过程中一定要有足够的勇

气去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阻

力，即便压力再大也绝不能动摇。

在一次讨论过程中，于敏老师把“壁

立千仞，无欲则刚”写在了我的笔

记本上。

于敏老师还非常重视对我的

表达能力的培养。记得有一次他让

我讲讲准备如何在程序中排列细致

组态的能级。我当时觉得自己已经

想得够清楚的了，可没想到在于老

师的面前却怎么也表达不明白。我

便说 :“我想清楚了，但我说不出

来。”然而，于老师却回答说 :“说

不出来，就表明没想清楚。回去想

图 2 于敏老师为蓝可写的 X 光激光研
究中所用到的各种原子跃迁速率计算
公式

图 3 于敏老师为蓝可画的 X 光激光研
究中能级与能级跃迁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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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了，下次再讲。”从这以后，

我才注意如何用合适的语言明白地

表达自己的想法。甚至于关于如何

做学术报告，于老师都从如何讲解

一张图、一张胶片到如何准备整个

报告，指导得细致入微。

攻读博士期间，我和张毓泉老

师一共发表了 7 篇文章，这些文章

的每一篇都经过于敏老师精心、细

致、反反复复的修改。至今，我还

珍藏着这些文章的草稿。每一份草

稿上都有于敏老师密密麻麻的修改

笔迹。虽然他为这些成果付出了如

此艰辛的劳动，然而从不同意我在

文章上署上他的名字，最多只许我

在文章的最后感谢一下他。不过，

我还是 “擅自”在其中的 3 篇文

章上写上了于敏老师的名字。

虽然于敏老师自己是国内成

长起来的科学家，但却鼓励和支持

青年人出国工作深造。他对我说，

博士毕业后，你应该出国去工作两

年，以便开阔眼界，看看人家是怎

么工作的，然后回来为国服务。

2001 年，我得到法国奥尔良大学

GREMI 实验室的邀请，在那里做

了一年的博士后，后又获得了德国

洪堡基金的资助，在德国慕尼黑的

马克思光量子研究所工作。身处异

国他乡，更觉得需要于敏老师的指

点和鼓励。每次打电话给他，他总

是非常耐心地听我的汇报、解答我

的疑问，并鼓励我在国外做出好

工作。

作为给恩师的回报，我在法国

和德国分别做出了一个在 X 光激

光领域让他比较满意的工作。在法

国 GREMI 实验室工作期间，我通

过理论研究和数值模拟指出，该实

验室已开展多年的利用电子束产生

X 光激光的方法是不可行的，这使

得该实验室不得不放弃了继续升级

放电装置的重要计划并从此停止了

该方向的研究，之后国际会议或国

际期刊上也不再见相关研究的报

道。在德国马克思光量子研究所工

作期间，我提出了利用 X 光波段

自由电子激光通过光电离三体复合

X 光激光机制或内壳层光电离机制

产生高增益高品质 X 光激光的物

理思想和物理方法，其中后一想

法在约十年之后被美国 Livermore

国家实验室研究人员的实验所实

现，其结果发表在物理学顶尖杂志

Nature 上，所获饱和 X 光激光的

波长之短、强度之高、亮度之强，

远远超越了以前采用传统办法所得

到的 X 光激光，这种高品质、超

短波长的 X 光激光在材料诊断、

生命科学和国防科技等领域具有重

要应用价值。事实上，我在 X 光

激光方面所取得的这些成果毫无疑

问都是得益于于敏老师毫无保留的

指导与培养。于敏老师带我做博士

时，研究的主要是复合机制 X 光

激光。但为了让我更全面、系统、

深入地了解 X 光激光，于敏老师

同时还带我探索了实现光共振机制

的可能性，并在我博士毕业之后指

示我独立地开展碰撞机制的研究，

在我结束对碰撞机制的研究之后又

让我开展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产生 X

光激光的方式的研究，即毛细管放

电产生 X 光激光机制。于敏老师

通过这样全面、系统的科研训练使

我对 X 光激光有了深刻的了解并牢

牢地掌握了 X 光激光的研究方法。

因此，我在法国和德国做出上述这

些工作也就是水到渠成。

在我的印象中，于敏老师始终

以战略家的眼光密切关注着国际上

高科技发展的最前沿，思考着我们

国家在重大科技领域的发展战略。

众所周知，于敏老师是我国惯性约

束聚变、X 光激光等领域的开拓者

和指导者。事实上，我国 Z 箍缩

（Z-Pinch）的研究也是在于敏老

师的大力推动下起步的。1999 年

3 月，于敏老师给我和张毓泉老师

写了一封信，并附上关于 Z 箍缩的

两篇文章。信中详细地介绍了 Z 箍

缩这项研究的起源、发展和目前的

进展状况，并说 :“现介绍这两篇

文章给你们，供你们在完成任务之

余参考。希望你们扩大视野，把问

题看得更深更透。”当时我国在这

个领域的理论和实验研究都还是空

白。于是，我跟张老师马上开始对

图 4 于敏老师将蓝可模拟结果中特征
拉氏点上重要物理量随时间演化的数
据挑选出来进行物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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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箍缩进行调研并展开了数值模拟

和理论研究工作，并常常通过电话

和于敏老师讨论，有时一讨论就是

一个多小时。在于敏老师的积极推

动与指导下，我们编制完成了我国

第一个用于 Z 箍缩研究的磁流体力

学与原子过程相耦合的程序，并在

国际杂志上发表了我国第一篇有关

Z 箍缩理论研究与模拟的文章。该

程序在之后的理论研究与实验设计

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一直沿

用至今。

虽然于敏老师为国家和人民

立下了巨大的功劳，但是在与他交

往的二十多年里，我从来没有听他

讲过任何一点自己辉煌的业绩，也

从来没有看到他流露过丝毫的骄

傲。对于敏老师过去的了解，几乎

全部来自我身边的老同志的回忆。

我在于敏老师指导下学习工作了这

么多年，从来没有看到于敏老师对

人对事加以激烈言辞，从来没有听

到于敏老师高声表达他的学术观

点。对于他所不同意的学术问题，

无论对方年纪大小、地位高低，于

敏老师阐述完他的观点后，最后总

会用征询的语气说：是不是这样更

好一些？是不是那样更合理一些？

语气永远是那么的温和，态度永远

是那么的和蔼。于敏老师特别喜欢、

鼓励和支持年轻人有自己的见解。

我们在一起讨论工作时，只要他发

现我有一点想法，就会给我机会让

我充分表达出来。如果讨论中，我

说错了，于敏老师从来都不会加以

斥责和表示不耐烦，而是耐心地帮

我把出错的原因找出来。于敏老师

总说：不怕出错，关键是要知错就

改；如果明知错了却不改，那可就

糟了。在我的印象中，于敏老师

始终在思考物理问题或国家科技战

略。他解决了一个问题，马上又会

向下一个目标迈进，似乎完全无暇

去顾及物理之外的凡尘俗事。为了

寻求一个物理问题的答案，他可以

废寝忘食、通宵达旦，全然不顾自

己虚弱多病的身体，甚至连节假日

都常常忘记。

作为于敏老师迄今为止所带

过的唯一博士生，在接受媒体采访

中我常被要求用一句话或一个词来

总结于敏老师的治学特色，这总让

我搜肠刮肚难以作答。因为我始终

觉得于敏老师的治学特色实质上是

开展科学研究的方法论，难以一词

所概况。就我的观察，于敏科研方

法有以下几个特点：（1）精深严

谨、锲而不舍；（2）知其然，知

其所以然；（3） 抓住关键物理量，

进行理论初估；（4） 研究物理问

题时需要先进行物理过程的分解，

然后对每个环节中的物理现象进行

从现象到物理实质分析；（5）将

基础理论与实际应用密切结合；（6）

广博学识、坚实基础、活跃思想、

勇于创新；（7）学术民主、科学

求实；（8）坚持科学、坚持真理。

于敏科研方法曾经深刻地影响了北

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老一

代的科研人员们并帮助他们在国防

科技事业中做出了重要的工作。

惟愿此拙文通过点滴小事能

反映出恩师于敏培养学生的一些特

点和科研治学的一些特色，以不负

《现代物理知识》编辑部同志之

初衷。
图 5 1998 年 3 月 28 日于敏老师给张毓
泉、蓝可写信指示开展 Z 箍缩的理论
与数值模拟研究 ( 共 3 页 )。


